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４１（１）：１２１～１２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语言·文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作者简介：苏栎 （１９９３—），男，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① “手兵”是我们暂时的称法。汉语中本有 “长兵”“短兵”之说，仿造这个结构，我们把 “手＋武器类”词语

概括称为 “手兵”。

②这一时期 “手”作为语素的双音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手足”“右手”和 “左手”，但总的次数并不多。

“手兵”类复音词研究

苏　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要：“手兵”类复音词在历史类、军事类文献中使用得较多。这类词语多产生于中古近代汉语时期，

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词语的概念、词义、构词方法等均出现了变化。从整体

上看，“手兵”类复音词呈现出由动词向名词发展的趋势。“手兵”在构词之初以 “手剑”等动词性短

语形式出现，在长期使用中随着语义要素的融合而转变成名词性的复合词，并呈现出了派生词的部分

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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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语涉及军事内容的文献中，我们通常
把短武器概称之为 “短兵”。而在这些文献中，

还有一定数量的由 “手 ＋武器类词语”构成的

一类复音词，我们把它们概称之为 “手兵”①。

这类词的语义主要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用手来

使用的某种兵器；二是手拿某种兵器完成相应

动作。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当具体到某

种兵器和某种兵器的打击动作上时，我们可以

从词义、词语发展演变和结构等方面分析出不

同的特点。

一、词语产生及发展概说

“从唐代开始，到明末清初，汉语词汇发生了

根本性的质的变化，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出现了很

多前代所未曾见到的新词新义和词汇现象，语言词

汇的面貌大为改观。”［１］５６４近代汉语时期是继中古汉

语时期之后，汉语词汇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许多

常用词作为构词语素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从先秦至

东汉，“手”主要作为单音词使用，其构成的复音

词数量不多。②东汉以降的魏晋时期，“手”的构词



能力开始增强，与手的部位、状态、动作有关的，

可以相应地用 “手＋部位／状态／动作”来进行复合
构词。① “汉代特别是东汉以来，在内因、外因的共

同作用下，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程度加快，产生了大

量的复音词”，“中古时期，出现了一些特别能产的

构词语素，是复音化程度加快的重要标志。”［１］５４４这

一规律的确定，进一步增强了 “手”的构词能力。

隋唐时期，“手”构成的复音词数量已经十分惊人，

且这些复音词在相应的语义场中，分布得也比较完

整了。汪维辉先生说：“通常情况，从新词在文献中

露头到基本取代旧词，大约需要三四百年时间。”［２］

“手”类双音词的发展，很明显符合这一说法。

“手”与 “武器”组合构成的复音词，多集中

产生于近代汉语早期。②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争多

发，民族交流频繁，因此促使了各式各样武器的产

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武器往往在制式上有长

短之分，即长兵和短兵。长兵在先秦时期就是正规

作战武器，多为单音词。又为了作不同尺寸的区别，

于是便在已有的武器单音词前加了限定性语素

“短”，表示短兵。这种用法先秦就有，但仅有两例：

例１《墨子》卷十四： “为短矛、短戟、短

弩、虻矢，财自足，穴彻以斗。”③［３］

例２《吴子·战国第一》：“为长戟二丈四尺，
短戟一丈二尺。”

余下的例子最早也要推及东汉时期了，其使用

主要集中在东汉、唐、宋、明和清等几个时代，以

明清时期使用频率最高。先秦时期多为长兵，短兵

数量极少，故用 “短”来表示同一类武器的不同

形制，是比较明确的。但汉语词汇本身具有一定的

模糊性，对于兵书、史书等文献需要精确表达武器

类词语的词义时，用 “长短”来限定，容易造成

词语使用和理解上的混乱。于是，凸显出不同武器

的不同材质、形状、功能、色彩等特点，成为了

“武器”类新词语命名的主要理据。这类词的语素

构成主要是 “武器特点 ＋武器大类”，例如：青钢
剑、环首刀、仪刀、笔枪等。

“手兵”类复音词的数量比较多，双音词有：

手剑 （先秦 《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卷第七），手

弓 （先秦 《礼记》卷三），手旗 （西汉 《史记》

卷四十），手戟 （东汉 《释名疏证》卷七），手刃

（晋 《华阳国志》卷第七），手杖 （隋 《摩诃止

观》卷八上），手炮 （北宋 《虎钤经·守城具第六

十五》），手刀 （北宋 《武经总要》前集卷十

三）④［４］，手牌 （南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

四十三），手挝 （南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手斧 （南宋 《松隐集》卷八），手枪 （南宋 《玉髓

真经》卷十四），手弩 （南宋 《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卷八），手锯 （明 《战守全书·战部》卷

一），手铳 （明 《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十）。

三音词有：手弓矢 （北魏 《十六国春秋·前燕

录八》），手刀杖 （唐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若从词类上划分，上述词语可以分成两类：名

词和动词。

二、动词

“手兵”类复音词最初是以动词短语形式出现

的，即 “手剑”。《春秋公羊传》庄公卷第七：“仇

牧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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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５］

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 “手剑”例。清人胡承珙

在 《毛诗后笺》卷二十一有曰：

宾载手仇，室人入又。《传》：手，取也。

室人，主人也。主人请射于宾，宾许诺自取，

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宾也。

《正义》曰：毛以此为行燕射之礼，故以手为

取。言室人以对宾，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

于室，故谓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请于

公。《乡射》云：司射请于宾，则射法立。司

射以请之，非主人自请，此以诗之所陈。略举

大纲，非如记注礼仪，曲言节数。礼从主人而

起，故云主人请而宾许诺也。又射礼耦者，有

司所比，不是宾自取之。云宾自取，匹者虽配

２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２月

①
②

③
④

当然，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与 “手”存在引申关系的词语，如 “人手”“弩手”之类。

即晚唐五代至北宋年间。胡明扬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提出了早中晚三期，但这里依照方一新 《中古

近代汉语词汇学》提出的近代汉语时期分类。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第１８页。
虻矢就是短矢。扬雄 《方言》卷九：“短矢独称虻矢，则虻矢本为短矢，明矣。”见文后参考文献 ［３］。
手刀最早见于晋袁宏 《后汉纪·后汉孝灵皇帝纪》下卷二十五：“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

情，手刀莫大之雠。”见文后参考文献 ［４］。但这里的 “手刀”实际是 “手刃”，所以不算在 “手刀”例。



之，由于有司其技艺，敌与不敌，亦强弱素

定，自相牵引而为耦也。承珙案：此疏申毛固

为明畅然，尚有未尽。 《传》云：手，取也。

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即谓之手。训诂每

有此例，古人谓手弓手剑者，即取弓取

剑也。［６］

此言当是有误。 《小雅·宾之初筵》中的

“手”训为 “取”，是； “手剑”中 “手”训为

“取”，非是。这里的 “手”当是 “持有”义。何

休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庄公第三云：“手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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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叱骂之。”［７］我们查阅了文献中 “手剑”例共

９７０条，均为 “持有”义。可见，胡承珙以 “取

剑”释 “手剑”实是不正确的。

“手”在与名词组合时，作动词解，表 “用手

持执”义。上古汉语时多用单音词，故 “手”和

“武器类名物”最初组合成的，当作为短语，而不

是双音词。短语通过语义和结构上的凝固转化为

词，但这种转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并非一蹴

而就。所以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词汇化的判断

标准：（１）短语使用频率在短期内快速增加；（２）
短语中不插入别的成分； （３）开始出现语义上的
引申或者结构上的转化［８］。当满足这三个标准中

的二者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短语至少已经在词汇

化的过程中了。因为 “手兵”类短语多表 “手持

某种武器”义，因此，这类短语多是述宾结构，

在句子中和另一个谓词性成分组成连动结构，分别

表方式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手兵”类短语词

义比较凝固，使用也比较固定，所以应当作为复合

词。但这类短语也有不需另加入一个表目的的谓词

性成分，直接作为连动结构，例如：

裴松之注 《三国志·吴书七》： “是以潘?欲

因会手剑之，以除国患，疾恶忠主，义形于色。”

沈约 《宋书·志第六》： “臣亮等手刃戎首，

龚行天罚。”

柯维骐 《宋史新编·列传一百十六》： “炎乃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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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屡出战杀敌。城陷犹巷战，手刀数人。”

姚之
:

《元明事类钞·人伦门》： “始以孱忍

继婚，娶毕举一子，教弱弟有成，乃手斧族人，趋

至县请偿死。”

这些例子中， “手”的意义和用法没有改变，

而是之前作为宾语成分的 “武器类名词”发生了变

化，语义中加入了表目的的动作，表 “手持某种武

器打击”义。这种把多个语义要素凝聚在一个词中

的情况，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常见。正如蒋绍愚先生

所说：“词化理论表明，在不同的语言中，一个语义

要素可以和另一个语义要素融合而出现在词的语义

构成中，也可以单独作为词出现在句法层面。”［９］发

生语义要素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 “武器类名词”：

当某个名词具有动词性质时，就会将使用这类名物

时所发生的相对应的动作，与这一名物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状中结构的短语。而原先的动作，则不需

要额外用动词来表示了。如此看来，这种情况下的

“手兵”，只能作为短语，而不是复合词。

三、名词

“手兵”类复音词多为名词性，是典型的定中

结构，表 “手持的某种小尺寸武器”义。这类名

词应当是由动词发展而来的，一来同形的动词出现

时间早；二来动词中的述语成分 “手持”的语义

特征，相较于 “短”则更为明显。当然，这类词

语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或几个与

它们对应的、完全表示长兵器的相关词语。 “手

兵”类词语词义上的稳定性要强于 “短兵”类，

不会出现频繁地改变词语概念的情况。“手兵”类

词语的指向比较准确，所指的是有着明确制式的武

器，而且在历时发展中变化不大。例如：《武经总

要》前集卷十三：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

《慎守要录》卷四： “本县乡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

一面，宽六寸，长一尺二寸。”而 “短兵”类词语

的指向就比较模糊了，例如：刘熙 《释名》卷七：

“短刀曰拍髀”，这里的 “短刀”指的是匕首；程

开祜 《筹辽硕画》卷三：“辽人习
;

不习马，习短

刀不习长枪火器。”这里的 “短刀”指的是弯刀。

两个 “短刀”显然不是一类。

通过对 “短兵”类词语的义素分析，我们找

到了以下几个共有的义素：［手持］［尺寸小］［便

于携带］［杀伤力小］。与此同时，我们也对 “手

兵”类词语进行了义素分析，得出了： ［单手持

用］［尺寸小］［便于携带］［杀伤力小］［近身］。

这些限定性的义素使用于除了 “手炮”以外的任

何词语。“手炮”是个例外，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通过对比发现： “手兵”类词语的共同义素要比

“短兵”类词语的多出 ［单手持用］和 ［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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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类词语的义域明显要小于后一类，“手”是对

“短”的一个语义上的再限定。“短兵”类词语应

当是与之对应的 “手兵”类词语的上位词。

名词性的 “手兵”类词语部分消亡了，有的

因为所关联的武器不再使用了，如手戟、手牌；有

的因为名称变了，如手挝①、手刀杖。部分保留到

了现代，不过词义却在历时发展中产生了变化。

１词义的扩大：手杖。其范围扩大了，变成
了概称，只要是单手可持的、用来卫体防身、辅助

行走、表示礼仪的，都称之为手杖。

２词义的转移：手刀。由贴身砍刀，变成了
匕首②，又变成了飞刀③，最后成了手作刀型。由

一种武器，变成了一种攻击技巧。

手炮：由小型坐地抛石机变成了单兵榴弹炮。现

在字典词典中多将古代 “手炮”解释为 “手掷的炸药

包”，当是有误。《武经总要·守城》记载：“手炮，

敌近则用之，炮竿一，蝎尾一，铁环一，皮窝一，用

二人放，石重半斤。”可证。在文献使用中，“手炮”

一词多与 “檑木”连文，二者皆非火器。且所中手炮

之人伤于齿，当是钝器所为。亦可证。

手枪：由冷兵器变成了火器。

手铳：由冷兵器变成了火器。

其余的词语，像手斧、手弩、手锯等，从词义

上来说，中心义素和限定性义素没有发生变化。但

从器物具体形制上来看，尺寸都比它们产生时的要

小，与 “单手持的”“便于携带”的意义越来越贴

近。可以认为，词语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这往往是

因为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人们对相关事物的认知

发生了改变。北宋时期火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传统武器的制式。长兵的作用削弱了，短兵

用来防身的定位也越来越明确。故如 《宋史》记

载，北宋初的手刀极其厚重，到南宋时期则改得轻

薄好用。手兵作为短兵的一类，在使用中更要凸显

出轻巧的特点。所以其在不断发展中，手兵类武器

的尺寸越来越小，在明清之际尤甚。这是符合冷兵

器的发展规律的。

“手 ＋武器类”的构词方式，今天仍在使用，
如手雷、手刺、手虎等。当然，不仅仅限于武

器，“手 ＋名词”构成偏正结构的方式，是非常
能产的。这里的 “手”，所指的范围已经非常大

了，只要是与手有关的，都可以用 “手”来作定

语。如用手拿的智能机叫手机，戴在手腕上的智

能机叫手环等。这些词语中， “手”均作定语，

位置非常固定，组合成的词语，词性也非常明

确。“手”呈现出了一些词缀的特征。我们可以

认为， “手”作为语素，已经出现了 “类词缀

化”。“手”尚未成为词缀，是因为其还存在着比

较明确的实词意义，还未虚化。但词义开始出现

模糊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之前所说， “手”在作

为语素构词时，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手腕的”

可以作 “手”，“手指的”也可以作 “手”，“手”

在这里仅起到一个限定作用。 “在汉语双音复合

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位于双音复合词首或尾起

修饰和作用补充作用且表意较虚的语素，由于长

期高频度应用而逐渐虚化为一个只起音节作用的

词缀。”［１０］ “手”正处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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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时的一种手杖，杖首有柄，内含刀刃。见司马光 《涑水记闻》卷一。今天仍有这种武器作为防身用，称为手

刀杖或手杖。

见 《丁清惠公遗集》卷一奏疏：“搜
<

袜内手刀一把。”

见 《西陂类稿》卷九：“侍总兵侧手刀欲发。”


